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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語邵陽話時體詞“噶”“哩”的差異與混同

賀文翰、范曉蕾

北京大學

提要

湘語邵陽話裏對應於普通話“了 1”的時體詞有“噶”和“哩”兩種形式。它們有使用差異，

“噶”可在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VP充當完結體標記，“哩”不可以這樣用，而“V哩O”

表達單獨過去事件時可以完句，“噶”沒有這個用法。它們也有功能混同的情況，“噶”

和“哩”在從句中搭配狀態、達成、非漸進終結 VP時以及在現實性從句中搭配活動、顯
性終結 VP時，都是編碼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助詞，只是它們在搭配隱性終結 VP時會
造成語義差異。

關鍵詞

“了 1”，“噶”，“哩”，邵陽話

在湘語邵陽話中，1能進入動賓之間、功能對應於普通話詞尾“了 1”的時體詞有

“噶 [ka42]”“哩 [li0]”兩個形式。2儘管“噶”“哩”本字不明，但從語音形式看，二

者應當是來源不同的。前輩學者對“噶”的用法有所描寫，其語義被概括為動作的完

成（儲澤祥  1998: 182–184，趙烈安  2009: 239–240），但以往對“哩”的關注不多。
總體來看，邵陽話裏“噶”和“哩”共同承擔了普通話“了 1”的功能，兩者既存在

很多使用差異，又在一些情況中出現功能混同，如（1）所示。

(1) 邵陽話中“噶”“哩”的功能差異與混同：
 a. 快脫噶 /（*哩）那件衣服！（快脫了那件衣服）
 b.  你今下午做麽子去哩？——莫做麽子啊，在屋裏幫我屋娘洗哩 /（*噶）衣

服。（你今下午去做什麽了？——沒做什麽啊，在家幫我媽洗衣服了 /呢）
 c. 莫著急著，吃噶 |哩那碗飯再行！（先別著急，吃完 |過那碗飯再走）
 d.  等你到噶 /哩長沙，記得跟我打電話啊！（等你到了長沙，記得給我打電

話啊）

1 邵陽話屬湘語婁邵片，是本文第一作者的母方言，文中所引例句均源於自省並向其他母語者確認。
2 需要說明的是，“噶”和“哩”還可以用在句尾，如“車子剛剛開噶”中的“噶”、“他吃完飯哩”
中的“哩”，本文對這類現象不作討論，只關注“V噶O”“V哩O”中的“噶”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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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只能用“噶”，（1b）只能用“哩”，句子換用另一個形式會不合法；（1c）
用“噶”“哩”皆合法，但這兩個時體詞會造成句子命題意義的不同：用“噶”表示“吃

完”那碗飯，用“哩”只表示“吃”的動作停下來。對於這種“噶”“哩”造成句義

差異的例證，本文用“噶 | 哩”來表示。總之，（1a–c）表明“噶”“哩”的使用存
在明顯的差異。（1d）有所不同，它用“噶”“哩”皆可，兩者不會帶來句子命題義
的差異，這是兩個時體詞發生功能混同的情況，本文用“噶 /哩”來表示這種例證。

鑒於上述觀察，本文旨在解決如下問題：湘語邵陽話的“噶”“哩”究竟在哪些

語法環境中存在差異？在哪些語法環境中會發生功能混同？它們分別發揮什麽樣的語

義功能？本文的第一節將描寫在某些非現實句中可以用“噶”、不能用“哩”的情況，

這部分主要分析“噶”獨有的語義功能；第二節分析“哩”在現實句中的語法性質和

完句功能，這部分會涉及“噶”“哩”造成句義差異的情況；第三節討論“噶”“哩”

功能混同的各種情況。

在此之前，需要釐清一些概念，並對一些符號進行說明。

影響“噶”“哩”使用的參數之一是語法環境的“現實 /非現實”之別。根據
Mithun（1995），“現實”是已經實現的、已經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行為或狀態，“非
現實”是僅僅存在於說話人思維領域的行為或狀態，被標記的結構是想象而非直接感

知到的。本文將表達非現實事件的謂語根據句法地位分為非現實主句和非現實從句，

非現實主句包括祈使句、意願句、情態句等，非現實從句包括表達將來狀況的各種具

有句法依附性的謂語（如時間狀語從句、條件狀語從句、從屬謂語）。

“噶”“哩”的使用與動詞短語（不僅僅是動詞本身）的情狀類型亦有密切關

係，本文對情狀類型的分類參照 Vendler（1967）的經典體系，即狀態（state）、達成
（achievement）、成就（accomplishment）、活動（activity）等四類。後文還將在四
分系統的基礎上，對 VP的情狀類型進行再分。

為描寫時體詞的語義，本文重點區分以下兩個術語：“完結體（completive）”和“完
整體（perfective）”。完結体標記表示謂語所描述的事件完全結束，大致相當於動相
補語“完”的語義，包括兩種情況：令成就情狀達到自然終結點（natural endpoint）（“寫
完那封信”）；令活動情狀完全結束（“遛完狗”）（Bybee et al.  1994: 57）。本文的“完
整體”與 Smith（1997: 264–266）的定義最接近，完整體標記使謂語表達有唯一變化
點或任意終結點的封閉事件，包括三種情況：成就情狀不一定達到自然終結點而是達

到了任意的終結點（“寫了那封信”）；達成情狀達到唯一變化點（“到了長沙”）；

狀態情狀被取景聚焦於起始點（“有了工作”）。這些情況都不能用“完”來表達。

我們用“*”號表示例句完全不合語法，而用“？”表示例句接受度不高，句末用“#”

表示口語中該小句可以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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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現實句中的“噶”：去除到完結

普通話裏非現實句是時體詞普遍排斥出現的語法環境（龍果夫  1958: 117，雅洪托
夫  1958: 112–113等），“了 1”用於非現實環境就受到諸多的語法限制（參見范曉蕾  
2021: 78–83）。湘語的時體詞是同樣的分佈態勢，邵陽話的“噶”用於非現實句受到
很大限制，它在非現實主句中幾乎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只是在非現實從句中可搭配

的動詞範圍有所擴大，而邵陽話的“哩”更少用於非現實句。詳述如下。

1.1. 非現實主句中的“噶”：去除義動相補語

“噶”可用在非現實主句中，此時“噶”不能替換為“哩”，如（2）。

(2) “噶”出現在非現實主句中：
 a. 快去掗噶 /（*哩）箇滴垃圾囉！（快去扔掉這些垃圾吧）
 b.  你看倒，我明天要吃噶 /（*哩）那隻蛋糕！（你看著，我明天要吃完那個

蛋糕）

（2）的句子刪去“噶”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但會改變句子的命題意義。（2a）刪去
“噶”後是“快去掗箇滴垃圾囉”（快去扔這些垃圾吧），它丟失了這些垃圾被完全

去除的意義，變為只是催促聽話人開始扔垃圾。可見，該句的“噶”相當於普通話中

的動相補語“掉”或“完”，它表示賓語被完全去除。

非現實主句中，“噶”後的賓語必須是定指性名詞短語，不能是非定指賓語，如“快

吃（*噶）三碗飯囉”；“噶”一般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例如，“遛狗”的“遛”沒
有失去義，它不能在非現實主句中用“噶”，如“我要遛（*噶）狗”（我要遛狗）。3

非現實主句中的“噶”有這麽大的分佈限制，說明這種“噶”語法化程度很低，

它接近普通話的去除義動相補語“掉”。董秀芳（2017）指出，動相補語的語義來源
大致可以分為“得”義和“失”義。我們認為，儘管“噶”的本字不明，但它所搭配

動詞的語義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詞彙來源，它應該來自“失”義動詞。

夏俐萍（2021）觀察到，湘語益陽方言的“噠”和“咖”在非現實句中搭配得到
義動詞與失去義動詞時存在相反的偏向，而且，雖然某些動詞搭配“噠”“咖”皆可，

3 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句子在後面加上另一動詞短語或小句才能說，如“我要遛噶狗再去睏覺”
（我要遛完狗再去睡覺），此時“噶”就不是在非現實主句中了，而是在後文所說的非現實從句

中。一位審稿專家認為，非現實主句中，“看”“洗”等非失去義動詞搭配“噶”是可以接受的，

如“我要看噶那本書”，但我們調查發現，它也要加上另一動詞短語或小句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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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句子的命題意義會有不同。我們發現，邵陽話的動相補語“到”“噶”也有類似的

現象，如（3）所示。

(3) “噶”和動相補語“到”存在搭配和語義上的差異：
 a. 你快滴穿到 /（*噶）那件棉衣！（你快點兒穿上那件棉衣）
 b. 你快滴脫噶 /（*到）那件棉衣！（你快點兒脫掉那件棉衣）
 c.  我明天領到那隻獎品，那我就一共拿哩三隻哩。（我明天領到那個獎品，

那我就一共拿了三個了）

 d.  我明天領噶那隻獎品，他那裏就只㲃到一隻哩。（我明天領走那個獎品，
他那兒就只剩下一個了）

“穿”有得到義，只能搭配觸及義的動相補語“到”，不能搭配“噶”，如（3a）所
示。“脫”有失去義，只能搭配去除義的動相補語“噶”，不能搭配“到”，如（3b）
所示。“領”本身是得到義動詞，可以很自然地搭配“到”，（3c）中“領到”凸顯
“我”得到獎品的結果；雖然“領”沒有失去義，但它能搭配“噶”表示失去義的事

件，如（3d）中“領噶”強調“他”失去獎品的結果，可見，（3b）（3d）中的“噶”
都是去除義的動相補語。

1.2. 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 VP 的“噶”：完結體標記

“噶”還可用在非現實從句中，在這種環境中，它所搭配的動詞不再限於失去義

動詞，它後面的賓語也可以是非定指的名詞性成分。“噶”能搭配更多類型的動詞及

賓語反映該詞的語法化程度有所加深。

在非現實從句中，“噶”可搭配的 VP範圍很廣，涵蓋了各種情狀類型。非現實從
句中“噶”搭配活動情狀的 VP時，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替換為“哩”，如（4）所示。

(4) “噶”在非現實從句搭配活動 VP：
 a.  明下午看噶 /（*哩）郭老師以後，我們還準備去吃海底撈嘞。（明下午看

望了郭老師之後，我們還準備去吃海底撈呢）

 b.  等下我們一嘮抬噶 /（？哩）那隻箱子再行！（待會兒我們一塊抬完那個箱

子再走）

 c.  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練噶 /（？哩）琴，我就跟你買糖吃。（如果你在我回

來之前練完琴，我就給你買糖吃）

從（4）來看，非現實從句的謂語都是活動情狀的 VP，例如，（4a）的“看郭老師”
是有持續性過程、無自然終結點的活動情狀，而且，其賓語“郭老師”不因動作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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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狀態變化，這一點不同於非現實主句中“噶”後的賓語。（4）顯示，這些非現實從
句中活動情狀的 VP難以搭配“哩”。

其實，非現實從句中“哩”可以搭配活動情狀的 VP，只是有更多的語義語用限
制，見（5）。

(5) “哩”在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 VP的語義語用條件：
 a.  我準備行哩啊。（前文預期：不抬那個箱子可以走）——莫忙著，等下我們一嘮抬哩 /噶

那隻箱子再行！（我準備走了啊。——先別著急，待會兒我們一起抬了那

個箱子再走）

 b.  只要妳在我回來以前練哩 /噶琴，我就跟妳買糖吃。（只要妳在我回來之
前練了琴，我就給妳買糖吃）

 c.  只有妳在我回來以前練（*哩）/噶琴，我才會跟妳買糖吃。（只有妳在我
回來之前練了琴，我才會給妳買糖吃）

（5a）中，前文裏說話人有“不抬那個箱子可以走”的預期，這裏的“哩”是用在反
預期的語境中；從（5b–c）的對比可知，“哩”如果要用在條件狀語從句，此時的條
件關係只能是“只要”所連接的充分條件，不能是“只有”連接的必要條件。

由上可見，在非現實從句中，“噶”可以自由地搭配活動情狀的 VP，而“哩”
的使用則非常受限，那麽，這種環境中的“噶”表示什麽意義呢？通過它能搭配的 VP
範圍看，這種“噶”不表示客體被去除，而表示事件完全結束，它屬於完結體標記。

這一點可以用以下語義測試來檢驗，見（6）。

(6) 非現實從句中“噶”搭配活動 VP表達完結義：
 要是我在你回來以前練（*噶）琴，莫練完會有糖吃嗎？（如果我在你回來

之前練了琴，沒練完會有糖吃嗎）

“練噶琴”原本是可以用在非現實從句中的，見上（4c），（6）顯示出它與後文裏否
定事件完結義的小句“莫練完”產生衝突。這證明，這裏的“噶”給動詞短語提供了

一個明確的終結點，它標示了完結體意義，類似於動相補語“完”。

在非現實從句中，“噶”與“完”在句法上仍有較大差異。比如，“V完”可以
擴展為可能補語式，如“唱得完”，但“V噶”不能做這種變換，不能說“*唱得噶”；
“V完 O”可以再插入“哩”形成“V完哩 O”，但是“V噶 O”難以插入“哩”，“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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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哩 O”式的句子非常不自然，4如“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練（*噶）哩琴，我就跟你
買糖吃”（如果你在我回來之前練完了琴，我就給你買糖吃）。

小結一下，在非現實主句中，“噶”幾乎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它是詞義相對實

在的去除義動相補語；在非現實從句中，“噶”還能搭配活動情狀的 VP，它已經語法
化為語義虛靈一些的完結體標記。在這兩種環境下，“噶”一般不能替換為“哩”，

去除義補語和完結體標記是“噶”有別於“哩”的獨特功能。

2. 時體助詞“哩”及其完句功能

邵陽話中相當於普通話“了 1”的另一個時體詞是“哩”，它在現實句中分佈很

廣，並具有較強的完句功能。儘管“哩”也能用在非現實句中，但這種用法很受限，

而且，一部分非現實從句用“哩”與用“噶”會有句義差異，這限於句子的詞彙性 VP
為特定情狀時。本節的討論將從“噶”“哩”不能互換的這種非現實從句開始。

2.1. 搭配隱性終結 VP 的“哩”：完整體標記

第一節指出，“哩”在非現實環境中是受限的，它無法用在非現實主句中，它在

非現實從句中一般不能搭配活動情狀的 VP。我們發現，“哩”在非現實句中可以搭配
一些成就情狀的 VP，這種情況下“V哩 O”沒有事件完結義，若用“V噶 O”則有事
件完結義，見（7）。

(7) 非現實從句中“噶”和“哩”造成句義不同：
 a. 寫哩 |噶那封信再去睏覺！（寫過 |完那封信再去睡覺）
 b.  要是他等下吃哩 |噶那碗飯，下午就肯定不得餓。（如果他待會兒吃過 |

完這碗飯，下午就肯定不會餓）

 c.  等你看哩|噶《哈利波特》，要麻煩你跟我講一下內容。（等你看了 |完《哈
利波特》，要麻煩你給我說說內容）

考察發現，（7）這種可用“哩”的非現實從句中，“哩”所搭配的詞彙性 VP都是成就
情狀，還有三個特點。其一，這些成就 VP的賓語必須是典型的定指性 NP（如“那碗
飯”），不能是非定指的數量 NP（如“三碗飯”），也不能是可解讀為非定指賓語的
光杆名詞（如“飯”）。其二，這種成就 VP整體描述的事件不僅有動態性、持續性，
其持續過程還有漸進性——動作客體的狀態會隨動作行為的推進而變化。比如，（7a）

4 只有當變換為將受事賓語提前的“把”字句才能接受“噶哩”：“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把琴練噶
哩，我就跟你買糖吃”，但是小句末尾的“哩”嚴格來說相當於普通話的“了 2”而非“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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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封信”會隨著動作“寫”的推進而越來越完整，（7b）中“那碗飯”會隨“吃”
的進行而越來越少。也就是說，這種成就 VP的客體是 Tenny（1994）所說的“漸進客
體”（incremental theme），它可以測量事件的進程。由於“吃那碗飯”這種成就 VP
語義上具有漸進性，它可以用在報道事件完成進度的受事主語句中，例如，“那碗飯

我吃噶三分之二哩”（那碗飯我吃了三分之二了）是非常自然的說法。

其三，不少學者看到，“寫那封信”等一批成就 VP所述動作的執行並不常規隱
含事件的完結。以普通話為例，見（8）。

(8) 隱性終結 VP不隱含或斷言完結：
 a. <普通話 >他昨天看了這本書，但是沒看完。
 b. <普通話 >他剛剛寫了那封信，但是還沒寫好。

在（8a）中，“看了這本書”未必指書被看完。如果要表達事件的完結義，普通話常
常借助完結體標記“完、好”等，邵陽話還可以借助完結體標記“噶”。

陳振宇（2009）將經典體系中的成就情狀進一步細分，將“看那本書”“寫那封
信”這種成就情狀歸納為“隱性終結情狀（covert telic situation）”，隱性終結 VP中
的賓語一般是定指性 NP，整個 VP在句中不一定表述達到其自然終結點的完結事件。
如（7）所示，非現實從句中用“噶”或“哩”的謂語都是這種隱性終結 VP，這些 VP
描述的動作，其持續過程還有漸進性。在（7）的這種用法裏，“哩”不會給謂語帶來
事件完結義，它不能換為動相補語“完”，而“噶”作為完結體標記會給謂語帶來事

件完結義，它可換為“完”。在非現實從句中，合法的“V哩 O”可以接續後文“莫
V完”來取消事件完結義，而“V噶 O”若接續這樣的後文會造成語義矛盾。

(9) “V哩 O”和“V噶 O”的語義不同：
 要是他等下吃哩 |（？噶）箇碗飯，就算莫吃完，下午也不得餓啲。（如果他

待會兒吃了這碗飯，就算沒吃完，下午也不會餓的）

如（9）所示，“吃哩箇碗飯”表示“吃這碗飯”的動作停下來，這碗飯未必完全被吃
完，所以它和後文未完結義不衝突。

搭配隱性終結 VP的“哩”表示達到事件的任意終結點，而不必是自然終結點，
它標記了事件的有界性。例如（7a），若刪去其中的“哩”是“*寫那封信再去睏覺”，
句子會變得不合法，這是因為表示先後相繼事件的格式“VP1再 VP2”要求 VP1是一

個有界事件，其中的 VP1需要“哩”來表達有界性。“哩”的這種語法功能相當於普

通語言學中的完整體。（Smith  1997: 2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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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和“哩”在搭配隱性終結 VP時呈現出完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這種語義
差異不僅見於非現實句，也存在於現實句，例如“昨天他看哩 |噶那本書以後，就開
始動筆寫哩”（昨天他看了 |完那本書之後，就開始動筆寫了）。現實句的情形也可
以像（9）那樣通過後文取消完結義來檢驗。

另外，光杆形式的普通名詞在指稱上具有模糊性，既可以是無指或類指的成分

（“他很會寫材料”），也可以是定指成分（“他寫完材料了”），光杆名詞形式

的賓語解讀為哪種指稱義跟這種賓語在事件中受到的影響性有關（玄玥  2018: 109–
110）。在邵陽話的非現實從句中，“噶”“哩”搭配“V+光杆 N”時會讓其中的光
杆 N有不同的解讀。

(10) “噶”“哩”讓光杆名詞賓語的語義解讀不同：
 a. 吃哩 |噶蘋果再行！（吃過 |完蘋果再走）
 b.  要是你明天做哩 |噶作業，後天就莫要做哩。（如果你明天做了 |完作業，

後天就不用做了）

如（10）所示，當中的賓語“蘋果”“作業”都是光杆名詞，它們搭配“噶”“哩”
時有不同解讀。這種賓語搭配“噶”時是定指性的，它可添加顯性的定指義詞彙，如

（10a）中“蘋果”可換為“那滴蘋果”（那些蘋果），這個“噶”是完結體標記。這
些光杆名詞形式的賓語搭配“哩”時則接近於類指名詞，它無法被回指。例如，“要

是你明天做哩作業，？就曉得它有好難哩”（要是你明天做了作業，就知道它有多難

了），由於“作業”接近於類指成分，後一句不能用“它”來回指，5這種“哩”是完

整體助詞。

綜上，在非現實從句中，“哩”可搭配隱性終結 VP，其功能是完整體助詞，這不
同於完結體標記“噶”的功能。

2.2. 現實句中的“哩”：時體助詞

邵陽話中“哩”可出現在各類現實句中，如（11）。這些句子中“哩”對動詞、
賓語的搭配限制較少，足見其語法化程度很高。

(11) “哩”出現在現實句：
 a. 他昨天打哩鼓就回去哩。（他昨天打了鼓就回去了）

5 定指賓語可以被回指，如“要是你明天做哩那隻作業，就曉得它有好難哩”（如果你明天做了那
個作業，就知道它有多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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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因為）他去年有哩五百萬，所以在城裏買起新房子哩。（因為他去年有
了五百萬，所以在城裏買上新房子了）

 c. 我完全不曉得他好久到哩長沙。（我完全不知道他什麽時候到了長沙）

（11）中“哩”均對譯為普通話的“了 1”，下面參考“了 1”的相關研究來分析“哩”

的時體功能。

很多學者贊同普通話裏典型用法的“了 1”編碼了完整體（Li & Thompson  1981: 
216，戴耀晶  1997: 41–47，Smith  1997: 264–266等），它使謂語表達有唯一變化點或
任意終結點的封閉事件（Smith  1997: 266等）。注意，“狀態 V+了 1”表示狀態的起

始，如“有了五百萬”表述開始擁有五百萬，此事件實際上是一種瞬間性變化（Ross  
1995: 117–119等），屬於有界事件，所以，這種組合式的“了 1”也是完整體功能。

這種完整體用法的“了 1”在邵陽話裏的對應成分是“哩”，這個“哩”應該也編碼

了完整體，如（11）中的“V哩O”都表達有界事件。（11a）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打
鼓”原本指一個可持續的活動，它搭配“哩”後就指一個已停止的行為；再如，（11b）
的“有五百萬”原是指一個狀態，屬於無界事件，它帶上“哩”後便表達這個狀態的

開始——這是有界事件。6

部分學者認為普通話裏的“了 1”還編碼了相對過去的時制功能（戴耀晶  1997: 
47–56，李鐵根  1999: 25，林若望  2017等），它使謂語只能表達發生在某個參照時間
之前的相對過去事件（這涵蓋發生於說話時間之前的絕對過去事件），很難表達蘊含

相對將來義的事件。我們同意這一語義分析。邵陽話的“哩”也令謂語限於表達相對

過去的事件，這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11）中帶“哩”的謂語都是指過去事件。
其二，“哩”一般不能用在表示絕對將來事件的謂語中，如“他明天要看（*哩）箇
本書”（他明天要看這本書），一個表達將來事件的謂語若在語法上可詮釋出相對過

去時，它才能用“哩”，如“他明天看哩箇本書就要開始寫哩”（他明天看了這本書

就要開始寫了），當中的“看箇本書”相對於後續事件“開始寫”而言屬於“相對過

去”，故而可用“哩”。其三，“哩”不能出現在表達時間逆序關係的短語“VP以前”
中。比如，“他打（*哩）鼓以前就跟我講哩”（他打鼓以前就跟我說了）。根據林
若望（2017），“以前”表明與之搭配的 VP所述的事件發生於主句事件之後，是一
個相對將來事件，這應該是它不能用“哩”的原因。

綜上，普通話“了 1”的典型功能是同時編碼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時體助詞，而

邵陽話的“哩”能夠承擔普通話“了 1”的這種典型功能，其主要作用也是作時體助詞。

6 除了完整體之外，“哩”還能用在靜態存在句、度量比較句，如“壁子高頭牆上掛哩一張畫”“綠

的衣服比紅的大哩一隻個碼子”，這涉及到非完整體功能，本文暫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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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V 哩 O”中的“哩”：完句功能

雖然邵陽話的“哩”在現實句中的使用表現很類似於普通話的“了 1”，但“哩”

有一點大異於“了 1”：它有更強的完句功能。

(12) “哩”的完句功能：
 a.  你曉得嗎？我去看哩《星際穿越》（*哩）#（你知道嗎？我去看《星際穿

越》了）

  （對比普通話：我去看了《星際穿越》？？#）
 b. 我告訴你囉，我把屋裏寫哩信（*哩）#（我告訴你吧，我給家裏寫信了）
  （對比普通話：我給家裏寫了信？？#）

在（12）中，“V哩 O”中的賓語分別是定指名詞“《星際穿越》”、無定的光杆名
詞“信”，都不是包含數量成分的無定賓語，此時“V哩 O”句可作對話的始發句獨
自結句，而且句末不能添加相當於普通話句尾“了 2”的句末助詞“哩”。在同樣的情

況下，普通話及多數北方方言中，“V了 +非數量 NP”是難以完句的（參見范曉蕾  
2021: 136–137）。（12）的“哩”不能換為“噶”，因為“噶”沒有完句功能，“V
噶 O”必須借助相當於普通話“了 2”的“哩”才能完句，如“我去看噶《星際穿越》

哩 #”（我去看完《星際穿越》了）。

可以完句的“V哩 O”一般出現在特定的語篇環境中，如下所示。

(13) 可完句的“V哩 O”出現的語篇語境：
 a.  你昨天下午做哩麽子啊？（前文：無關“打球”）——我打哩球，跟強強他們一撈打

啲。（你昨天下午做了什麽啊？——我打球了，和強強他們一塊兒打的）

 b.  你今年有麽子收穫嗎？（前文：無關“生孩子”）——我生哩毛毛，搬哩新屋，還去

北京看哩奧運會。（你今年有什麽收穫嗎？——我生孩子了，搬新家了，

還去北京看奧運會了）

（13）中，“V哩O”不涉及與前後文中其它事件的先後進展關係，體現在以下兩點 [參
照范曉蕾（2021: 234–235）的描寫框架 ]。其一，前文不涉及“VO”所指事件的任何
信息。比如，（13a）的前文提問不涉及“打球”，而對該問題的回答若用“我打噶
球哩”（我打了球了），則非常不自然。其二，“V哩 O”與後文一般不構成前後相
繼的序列事件。例如，（13b）並不凸顯“生孩子”“搬新家”“看奧運會”在時間上
的前後相繼關係，三個事件只是代表對所做的事的羅列，是一種同類事件之間的並列

關係。一個證據是，幾個並列的“V哩 O”之間很難用“先”“然後”等表示動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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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次序的詞來連接（參見向思琦、范曉蕾  待刊），敘述這種序列性事件一般用“V噶
O”，如“我今年先生噶 /（？哩）毛毛，然後搬噶 /（？哩）新屋”（我今年先生了

孩子，然後搬了新家），可見，“V哩 O”不適於表達序列性事件，（13b）的每個“V
哩 O”與前後文的事件之間不是時間進展關係。邵陽話裏處於這種語篇環境的“V哩
O”句在普通話裏必須對譯為“VO了 2”句，不能對譯成“V了 O了”的雙“了”句。

趙元任（1979: 355）認為像“我昨兒到張家吃飯了”這種“VO了 2”句是表述“過

去的一個孤立的事實”，范曉蕾（2021: 233–236）明確指出：這種“VO了 2”句不能

插入“了 1”，它代表普通話“了 2”的一種獨特功能——“單獨過去”，它同時編碼

了完整體、絕對過去時、語篇單獨性三個語義特徵，用於“簡單報道某個動態事件的

已然發生”。也就是說，邵陽話裏可單獨完句的“V哩 O”在語法表現上跟普通話裏
表示單獨過去事件的“VO了 2”句正相合，那麽，或許可以用“單獨過去”來概括

（13）中“哩”的功能。

這種表達單獨過去事件的“V哩 O”裏，VO必須是有持續段的動態 VP，不能是
達成情狀和狀態情狀，這跟普通話單獨過去的“VO了 2”句是相同的語法要求（參見

范曉蕾  2021: 235）。

(14) 有單獨過去解讀的“V哩 O”句中不能是達成和狀態情狀：
 a. 你曉得嗎，我們坐高鐵到哩長沙？#（你知道嗎，我們坐高鐵到長沙了）
 b. 告把你囉，我曉得哩你的事？#  （告訴你吧，我知道你的事了）

（14）中“到長沙”和“曉得你的事”分別是達成情狀和狀態情狀，它們要表達單獨
過去事件不能用“V哩O#”格式，而必須用“V噶O哩 #”格式，比如（14a）要改為“我
們坐高鐵到噶長沙哩 #”（我們坐高鐵到長沙了）。

小結一下，邵陽話裏現實句中的“哩”功能上基本對應於普通話的“了 1”，它編

碼相對過去時和完整體的意義，是一個時體助詞。“哩”不同於普通話“了 1”的是，

它可以有條件地單獨促成完句，其用法相當於普通話“了 2”的單獨過去功能。

3. “噶”“哩”的功能混同

上文呈現了“噶”和“哩”的功能差異，其實，兩者在一部分的語法環境中還可

以互換，出現功能混同的情況，本節來討論這種情況。總的來看，“噶”和“哩”出

現功能混同主要取決於所搭配的 VP的情狀，並涉及謂語的現實性、句子的語用環境
等因素，兩者在這些混同的用法中都是編碼了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時體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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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搭配狀態 VP 和達成 VP 時的功能混同

在非現實從句和現實句中，“噶”和“哩”都可以搭配狀態 VP、達成 VP而不呈
現任何的使用差異，如（15）。

(15) “噶”“哩”搭配狀態 VP和達成 VP的情況：
 a. 等你熟悉噶/哩方法，再把它教把我！（等你熟悉了方法，再把它教給我）
 b. 他去年得噶 /哩病就莫麽子蠻出來哩。（他去年得了病就沒怎麽出來了）
 c.  要是你估對噶 / 哩答案，箇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分。（如果你猜對了答

案，這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分）

（15a）中，“熟悉方法”是狀態 VP，它搭配“噶”和“哩”後都表達開始進入該狀
態；（15b）“得病”和（15c）動結式構成的 VP“估對答案”都是達成 VP，它們搭
配“噶”和“哩”後都表示達到事件自身的瞬間點，而且，這些謂語所表達的都是相

對過去事件，在這些用法中，“噶”和“哩”對應於普通話裏典型功能上的“了 1”，

應該視為時體助詞。

動結式基本屬於達成情狀，7但不是所有的動結式都能像（15c）那樣搭配“噶”
和“哩”，一個動結式能否用“噶”或“哩”受制於補語的虛化程度和句子的語用

環境兩重因素。動結式的補語若是虛化補語，可以搭配“哩”，難以搭配“噶”，

如（16）。

(16) 包含虛化補語的動結式只能搭配“哩”：
 a. 他下午寫起哩 /（*噶）作業就耍去哩。（他下午寫好了作業就去玩兒了）
 b.  買到哩 /（*噶）箇本書的同學就不要去打印哩。（買著了這本書的同學就

不用去打印了）

（16a）中的補語“起”相當於普通話裏表示達成預期結果的動相補語“好”，（16b）
中“到”相當於普通話裏表示達到目標的動相補語“著”，這些動相補語的意義都

比實義的結果補語更虛一些。（16）反映出，包含虛化補語的動結式只能搭配“哩”
而排斥用“噶”。帶虛化補語的動結式難以搭配“噶”，這很可能源於“噶”在語

法化程度上接近“起”“到”等虛化補語，它們處於大致相當的句法層級上，故而

排斥共現。

7 審稿專家提出，有少數動結式可以解讀出持續段，如“加長、鋪平、壓彎”，它們可看作成就
VP。但我們發現，在邵陽話中，這些動結式搭配“噶”“哩”的情況與一般的動結式沒有區別，
這裏不再單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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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現實從句中，即使是帶實義補語的動結式，實義補語若描述的結果不合主語

的意願，也難以用上“噶”，只能搭配“哩”，見（17）。

(17) 非現實從句中表述不合主語意願的動結式一般只搭配“哩”：
 a.  要是妳估錯哩 /（？噶）答案，妳箇一道題目就一分都沒得。（如果妳猜錯

了答案，妳這一道題目就一分都沒有）

 b.  等我吃膩哩 /（？噶）湖南菜，莫法，我們就只好去吃食堂哩。（等我吃膩

了湖南菜，沒辦法，我們就只好去吃食堂了）

（17）中，動結式都出現在非現實從句中，（17a）中“估錯”顯然不合主語“妳”的
意願，（17b）中“吃膩”也不是主語“我”的意願，後面的“莫法”可說明這一點，
這些動結式都難以搭配“噶”。當動作結果符合主語的意願時，動結式搭配“噶”或

“哩”皆可，如（18）。

(18) 非現實從句中“噶”可搭配表述符合主語意願的結果的動結式：
 a.  要是妳估對哩 / 噶答案，箇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分。（如果妳猜對了答

案，這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分）
 b.  等我吃膩哩 /噶湖南菜，我們終於可以去嘗一下別的哩。（等我吃膩了湖

南菜，我們終於可以去嘗嘗別的了）

（18a）的“估對”是符合主語意願的行為，在（18b）中，主句中的“終於”透露出“吃
膩”是“我”的願望，這些動結式後既可以搭配“哩”，也可以搭配“噶”。動結式

後的“噶”和“哩”承擔了普通話裏“了 1”的典型功能，應該屬於時體助詞。

3.2. 搭配非漸進終結 VP 時的功能混同

§ 2.1談到，“噶”“哩”雖然都能搭配隱性終結性的成就 VP，但二者會呈現完
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見（19a）。不過，在非現實從句中，另有一種成就情狀的 VP
在搭配“噶”“哩”時不會呈現句義差異，見（19b）。

(19) “噶”“哩”搭配隱性終結 VP和非漸進終結 VP的不同情況：
 a. 看噶 |哩那本書再動筆寫！（看完 |了那本書再動筆寫）
 b. 打噶 /哩那隻證明再到我箇來蓋章。（開了那個證明再到我這兒來蓋章）

在（19）的兩例中，帶“噶”“哩”的謂語都是從屬謂語，它們所表達的事件既有動
態的持續段，也有一個自然終結點，都屬於成就情狀。但是，（19b）用“噶”“哩”
不會像（19a）裏那樣存在句義的差異，也就是說，（19b）的從屬謂語中“噶”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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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功能混同。我們認為，“噶”和“哩”在（19）的兩例中呈現不同的語法效果歸
結於它們所搭配的成就 VP存在語義差異。

“打那隻證明”類的成就 VP不同於隱性終結 VP，它的動態過程不具有漸進性。
比如，“打那隻證明”的賓語“那隻證明”是動作的最終產品，它只有在動作“打”達

到自然終結點（完結）之後才“突然”出現，它不會隨著動作“打”的推進而“逐漸”

出現。關於非漸進性，可通過報道事件完成進度的受事主語句來檢驗，“看那本書”是

典型的隱性終結 VP，邵陽話可以說“那本書看噶三分之二哩”（那本書看了三分之二
了），說明它在語義上有漸進性，但在一般情況下說“？那隻證明打噶三分之二哩”（那

個證明開了三分之二了）就很不自然。Croft（2012: 63）將這種成就情狀歸為非漸進
成就（nonincremental accomplishment），其特徵是“從起始狀態到結果狀態沒有一條
單調性過程”。我們稱這種成就情狀為“非漸進終結 VP”。

楊素英等（2009）曾對漢語動詞的情狀有一個全面分類，我們參考其附錄發現了
三種非漸進終結 VP：

表  1

次級類型 示例

存在性 VP
放這包行李、戴這頂帽子、穿這件衣服、架這個梯子、
擺這盆花、藏這本書、插這枝花、點這盞燈、掛那個
掛曆、埋這塊金子、貼這張郵票

非賓格性 VP 關那個抽屜、發發動這輛車、熄滅那堆柴火、消消除那次不
良記錄、成立這個機構

創製性 VP 炒這個菜、炸那根油條、包這個餃子、泡這杯牛奶、
補這句話、加那個標記、打鑿開這個眼兒、起這個名字

表 1的三種非漸進終結 VP有不同的句法特徵。存在性 VP的動詞都能進入靜態存在
句，此時賓語以存在物的角色出現，如“（屋裏）放著一包行李”；非賓格性 VP的
動詞屬於非賓格動詞（Perlmutter  1978，顧陽  1996等），其賓語可以作不及物句的
主語，如“那個抽屜關了”；創製性 VP的動詞帶有創製義，其賓語都屬於動作造成
的產品，動賓之間可以加上結果補語“出”或“上”，如“炒出這個菜”。三種非漸

進終結 VP都有語義特徵 [-漸進性 ]。無論是非現實從句還是現實句，“噶”和“哩”
在搭配非漸進終結 VP時都會發生功能混同，如（20）。

(20) “噶”“哩”搭配非漸進終結 VP的情況：
 a. 關噶 /哩那隻抽屜再行！（關了那個抽屜再走）
 b.  （因為）他昨天穿噶 /哩你衣服去打球，結果搞得薶汙死哩。（因為他昨

天穿了你衣服去打球，結果弄得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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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漸進終結 VP所指事件的進展階段不受關注，其動作的停止就意味著事件達到自然
終結點，實現最終的結果狀態。比如，（20a）只要“關那隻抽屜”的動作停止，一般
就意味著抽屜關上了，（20b）只要“穿你衣服”的動作停止，一般也意味著衣服穿上
了。在此用法中，“噶”“哩”兼有表達有界事件的完整體功能和使謂語限於相對過

去的時制功能，它們都屬於時體助詞。

3.3. 搭配活動 VP 時的功能混同

§ 1.2談到，非現實從句中，“噶”可以搭配活動 VP，“哩”不能這樣用。不過，
到了現實句中，不止“噶”，“哩”也可以搭配活動 VP，如（21）。

(21) 現實句中，“噶”“哩”搭配活動 VP的情況：
 a. 跑噶 /哩步的學生跟到我行。（跑了步的學生跟著我走）
 b. 我昨天輔導噶 /哩強強就去吃飯去哩。（我昨天輔導了強強就去吃飯了）

“跑步”“輔導某人”都是典型的活動 VP，（21a）的“跑噶 /哩步”是表達現實事
件的定語從句，（21b）的“輔導噶 /哩強強”是從屬謂語，這兩種謂語皆是用“噶”
或“哩”表達有界事件皆可。當中的“噶”和“哩”表示事件的停止，應該屬於完整

體標記。這種意義定位可用取消完結義來檢驗，如“我昨天輔導噶 /哩強強，還莫輔
導完就去吃飯去哩”（我昨天輔導強強，沒輔導完就去吃飯了），同時，“噶”“哩”

也使謂語限於表達相對過去的事件，（21）中的“噶”“哩”也是時體助詞。

另外，活動 VP搭配“噶”和“哩”的用法還與條件狀語從句的現實性有關，如
（22）所示。

(22) 在現實性不同的條件狀語從句中，“噶”“哩”搭配活動 VP的不同情況：
 a.  要是他等一下遛噶 /（？哩）那隻狗，就可以去洗澡。（如果他等會兒遛完

那隻狗，就可以洗澡）

 b.  要是他剛剛遛噶 /哩那隻狗，現在就可以去洗澡哩。（如果他剛剛遛了那
隻狗，現在就可以洗澡了）

（22a）的“要是”句是表述將來事件的假設條件句（可稱為“假設將來句”），當中
的“噶”難以換為“哩”；（22b）的“要是”句是表述過去事件的假設條件句（可稱
為“假設過去句”），它的謂語用“噶”或“哩”皆可，在這種假設過去句中“噶”“哩”

出現了功能混同。“哩”之所以更容易用於假設過去句，應該是因為假設過去句是現

實性程度相對高一點的語法環境（范曉蕾 2021: 84–87），而“哩”整體上傾向用在現
實性謂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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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搭配顯性終結 VP 時的功能混同

§ 2.1談到，在現實性較強的語法環境中，“噶”“哩”在搭配隱性終結性的成就
VP時一般會呈現完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如（23a）。其實，在同樣的現實性環境下，
另一部分成就情狀的 VP在搭配“噶”“哩”時會出現功能混同，如（23b）。

(23) “噶”“哩”搭配隱性終結 VP和顯性終結 VP的不同情況：
 a.  要是你上個月看噶 |哩箇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哩。（如果你上個月

看完 |了這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了）
 b.  要是你上個月看噶 /哩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哩。（如果你上個月看

了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了）

在（23b）中，“看三本書”屬於成就情狀，它搭配“噶”和“哩”時不會造成句義
差異。（23）兩例表明“看箇三本書”和“看三本書”很可能是很不同的成就情狀，
也就是說，客體是定指的數量賓語（“這三本書”）還是非定指的數量賓語（“三本

書”）會使成就情狀有差異。

Soh & Kuo（2005: 204–213）和范曉蕾（2021: 126–127）對普通話“看了那三本書”
和“看了三本書”的考察顯示，前者不會蘊含事件的完結義，後者會常規隱含事件的完

結。邵陽話的情況是一樣的，如（24b）所示，“看哩三本書”與後文的“莫看得完”
呈現了語義衝突。

(24) 隱性與顯性終結 VP的區別在於是否常規隱含完結義：
 a.  昨天我看哩那三本書，只不過莫看得完。（昨天我看了那三本書，只不過

沒能看完）

 b.  昨天我看哩三本書，？只不過莫看得完。（昨天我看了三本書，只不過沒

能看完）

陳振宇（2009）將蘊含完結義的成就情狀歸為“顯性終結情狀（overt telic 
situation）”，8它與隱性終結情狀有區別，無定的數量成分一般會使動詞短語成為顯

性終結 VP。（24b）中的“看三本書”就屬於這種顯性終結 VP，在假設過去句中，
“噶”“哩”搭配顯性終結 VP時會出現功能混同。（25）是現實句的例子。

(25) 現實句中，“噶”“哩”搭配顯性終結 VP的情況：

8 陳文中的“顯性終結情狀”還包括達成情狀，如“到長沙”。本文不採取這種處理，僅將“看三
本書”這種 VP稱作“顯性終結 VP”，“到長沙”還是屬於達成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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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吃噶 /哩三碗飯的伢伢（吃了三碗飯的孩子）
 b.  他上個月畫噶/哩三張畫就去旅遊去哩。（他上個月畫了三張畫就去旅遊了）

既然“看三本書”等顯性終結 VP常規隱含了完結義，那麽與之搭配的“噶”和“哩”
是否編碼了完結義呢？我們認為不是這樣。范曉蕾（2021: 139）分析普通話“看了三
本書”的規約性完結義指出，“看三本書”斷言了量化義“看書的數量是‘三本’”，

這個量化義默認指看完三本書，也就是說，這個詞彙性 VP自身便隱含了完結義，所
以“看了三本書”的完結義跟“了 1”無關。這種分析可以類推到邵陽話的“看噶 /哩

三本書”上，當中的“噶”“哩”不承擔完結義，它們只標示出事件的有界性，承擔

完整體功能，同時，它們也具有相對過去時的意義，在這種環境中，“噶”“哩”也

是相當於普通話“了 1”的時體助詞。

小結一下，本節主要討論“噶”“哩”功能混同的情況。在典型的非現實從句中，

“噶”和“哩”在搭配狀態 VP、達成 VP或非漸進性終結 VP會出現功能混同；在現
實性環境中，“噶”和“哩”搭配活動 VP或顯性終結 VP時也會有功能混同。在這些
用法中，“噶”和“哩”都是時體助詞，承擔了普通話“了 1”的典型功能。

4. 結語

本文詳細描寫了湘語邵陽話中功能相當於“了 1”的兩個時體詞“噶”和“哩”的

使用情況，這兩個詞分佈上受制於現實性、句法環境、所搭配的 VP的情狀類型等多
種語法因素，它們都具有多種時體功能。我們的主要結論總結為表 2。

表  2

現實性 句法環境
所 搭 配 VP 的

語義
“噶”和“哩”的分佈 功能

非現實句

主句
失去義動詞 +
定指賓語

快脫噶 /（*哩）箇件衣服！
“噶”為去除
義補語

從句

活動 VP 練噶 /（？哩）琴再去耍玩！
“噶”為完結
體標記

隱性終結 VP 看噶 |哩那本書再動筆寫。
“噶”為完結
體標記，“哩”
為時體助詞

狀態、達成、
非漸進終結 VP 打噶/哩那隻證明再去蓋章。

9 “噶”“哩”
為時體助詞

9 由於表格篇幅所限僅舉非漸進終結 VP的例子，狀態、達成 VP的情況見文中（14）。下面的假
設過去句及現實從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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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過去句
及現實句

從句

狀態、達成、
非漸進終結 VP

我打噶 / 哩那隻證明就去蓋
章哩。

“噶”“哩”
為時體助詞

活動 VP 我練噶 /哩琴就耍玩去哩。

顯性終結 VP 我看噶 / 哩三本書就開始
寫哩。

隱性終結 VP 我看噶 | 哩那本書就開始
寫哩。

“噶”為完結
體標記，“哩”
為時體助詞

現實句

有句末助詞
的主句

多數情狀 我在學校跑噶/（*哩）步哩。
“噶”為時體

助詞

無句末助詞
的主句

活動、成就 VP 我在學校跑哩 /（*噶）步。 “哩”為單獨
過去標記

表 2顯示“噶”和“哩”的時體功能都不止一個，它們的語法性質會因語法環境的差
異而有不同。“噶”既有作詞彙性的動相補語的用法，也有作時體助詞的時候；“哩”

在任何環境下都是時體助詞，其典型功能兼具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意義，它的次要

功能“單獨過去”兼具完整體和絕對過去時的意義（可促成完句）。“噶”整體上的

語法化程度要低於“哩”，主要表現是“噶”受到更多語法限制，例如，“噶”不能

像“哩”一樣自由搭配各種動結式，它搭配隱性終結 VP時還會貢獻完結體意義。

邵陽話“噶”和“哩”的使用條件顯示，Vendler（1967）的成就情狀可以細分為
隱性終結、顯性終結、非漸進終結情狀，這一情狀分類或許適用於其他時體詞的描寫。

特別指出，邵陽話的句中時體詞“哩”有相當於普通話裏句末時體詞“了 2”的時體功

能——“單獨過去”，這種用法的“哩”有強於普通話“了 1”的完句功能，或許其他

南方方言裏對應於普通話“了 1”的句中時體詞也有類似的語法表現，還請方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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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tinction and Merger of Tense and Aspect Words 
“Ga” and “Li” in Shaoyang Dialect in Xiang District

Wenhan He and Xiaolei F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haoyang dialect, there are two tense and aspect words “ga”and “li” whose functions 
correspond to “le1” after the verb in Mandarin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these two words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use. “Ga” can collocate with activity VPs in irrealis subordinate clauses 
functioning as a completive marker, where one cannot use “li”. “V li O” expressing isolated events 
in the past can be taken as full sentences. “Ga” is hardly used like th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nction of “ga” and “li” could be merged. These two words merge in typical irrealis subordinate 
clauses, when collocating with state, achievement and nonincremental telic VPs. These two words 
merge in realis context when collocating with activity and overt telic VPs. However, ‘ga’ and ‘li’ 
result in different meaning for their predicate, when collocating with covert telic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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